
!""#!$"%"# $%&

'(&)* +,-./

0,12-'#"#"3"!()*+$*,((!

!

"

!"#$%

&'( )*+ ,-.

!

"

!"#$%&

'()*+,-.

/00123 45

6.7-89:;<

= ! +00+.>?

@89:ABCD

EF'G+00H

+I()*+JKL

MNOP)QERS

T+UVWX4Y

8Z[\.]H8^

_`+.>T@8a

b+I 9+800.

c'Hdefgf.

h^_i+I

/

0

1

2

j

k

G

l

m

6

n

4

5

6

7

!

#

8

$

9

:

3

4

2

o

p

m

6

n

q

r

s

t

7-8uvw

xRyzT{4|

+I }~�F��

��?����.

� ? w = � � c

�. ����F+

����. �?�

���,��h�

�+��. C^h

�L������

 ¡T+¢£I ¤

p¥BJK¦§:

c¨g©ª«�+

uvI

$

=¬+o®

¯°=±²³´µ

��¶·¸EF�

I �¹'fE.º

»¼R½¾.^g¿

"# ÀÁ+ÂÃÄ

Å.C^gÆ¡ÇÈ

$%## �É+ÇÊI

��¶·¸_�Ë

Ì´.°=±+¯Í

ÎÏÐgÀbI ¥

Ñ.g©Ò'ÓÔÕ

ÖORºIg©×'

+ØÙµÚÛmÜ

~ÝÞ

5

6

7

2

=

ß

à

á

q

r

â

ã

;

<

=

>

!

"

#

$

%

%

8

9

2

ä

¡

å

æ

q

r

s

t

?

@

=

>

,·çè0é

êFëÖ. ìÇí

îïðÒñ 7òó

ôgT. õö+÷

øÂù &% úI Üû

éüýþÿ=!f

F,£´. "#$

7ò%¯&'I (

)8g*+, .8

ÿ = ! � � + -

=.M./ÿ=!.

íîïðÒ012

ôRô. 3456

º+789ÞÞ

&'

:;<=

由于我在朋友圈中享有

“装修狂人”的称号，所以很
多朋友在装修前都会向我咨
询这方面的问题。我在装修上
有些心得，也特别热衷于给人
建议。我觉得，独乐乐不如众
乐乐。只要自己得到一些新的
资讯、好的体验，就会迫不及

待地和大家一起共享。这也许
是演员的天性吧，只要是看
到、理解到的东西，就愿意把
它表达出来，并希望能与人产
生共鸣。

胡可和叶蓓都是我的好
朋友，她们买家具前都会先问

我有没有靠谱的。我会告诉她
们哪家合适、哪家的老板比较
好说话、哪家在打折，这样就
可以少走弯路，省去一些无谓
的麻烦。

有一次，叶蓓让我对进

口家具和国产家具做一个比
较，并让我在风格设计上给
她一些建议。我帮她分析了
她想要的家具类型，然后把
我的意见很详细地讲给她
听。叶蓓喜欢简约又不失个
性的风格，她的想法与我不

谋而合。我给她提出的建议，
她都完全接受了。

当然，在给别人建议时，
我也会先了解对方的个人喜
好。如果他崇尚极中国古典＋
极巴罗克的风格，并且愿意把
皇上用的大床和宫廷用的大

金柱子、带有 VERSACElo-
go的大金沙发都通通搬到自
己层高不到三米的公寓里，那
么我也许就帮不上他。凭我的
年龄和阅历，这样的风格我是
理解不了、也驾驭不了的。

经常在杂志上看到 pop

风、田园风，那些鲜艳的色彩
会强烈地冲击我的视觉神经，
让我忍不住想去跟风。但是冷

静下来之后，还是觉得自己骨
子里一直对简约美情有独钟。

这或许和我的性格有很大关
系吧！这种感受不仅体现在对
家居风格的喜好上，而且渗透
到了我生活的方方面面。无
论交朋友还是穿衣服，我都
属于懒人一族，喜欢简单、直
接，不喜欢拐弯抹角、花里胡

哨、虚伪空洞。我衣服的颜色
几乎都是黑、白两色，款式基
本以牛仔裤、Ｔ恤为主。我喜
欢这种没有束缚、自由自在的
感觉。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买进
口家具确实不如买国产家具

划算。不过国外大师的作品可
以拿来做点缀，起到画龙点睛
的作用。

现在，中国已是公认的世
界家具生产基地，工艺技术已
经很先进。许多国际著名家具
品牌把中国作为他们的采购

基地。比如美国，市场上大部
分家具都是从中国进口的，很
多名牌其实都是在中国贴牌
生产。因此，真正欧美本地产
的家具好像真的不多了，像我
喜欢的沙发品牌 eilersen也
是在中国加工的，而且，他们

的CEO还对中国技师的加工
水平称赞不已呢。

进口家具昂贵，主要是因
为国外的人力成本太高，再加
上本身的品牌效应，以及所使
用的五金制品也是著名品牌，
所以价格自然水涨船高。比

如，一款产地为比利时的硬木
双人床售价是 45000元，而
产地是上海的同类产品售价
仅有5000元。

胡可的工作性质和我差
不多，她的房子也是精装修
的。开发商提供的装修自然是

中规中矩，缺少想象力。我们
只能力求达到一个平均值，一
个最起码的舒服的标准。本来
我和胡可早就约好一起去看
家具的，可惜两人的时间老凑
不到一块儿，都在外地拍戏，
这个计划就搁浅了。

现在，胡可的房子已经装
修好了，她的家布置得舒适、
实用。她买的木制家具以深棕
色为主，线条简洁明快，让人
感觉稳定、踏实。宽大的沙发
舒适美观，是她定制的。所有
这些都并不张扬，也不很奢

华，但是它们让回到家的胡可
感到安心、舒服、便利、放松，
这正是胡可想要的家。

>?@ABCDE@FG

亲爱的宝宝：

我小时候，被爸爸带去
过两个报纸老板家里做客。
他们两家各有一道待客的
菜，令我印象深刻。

一位老板家住城的这一
头，那一餐是把菜一盆一盆
摆开，好让几桌打麻将的客
人，各自打完一圈的时间，再

下桌吃饭。
我到他家时，菜刚摆出

来，我看到有一盆大小大概
像个提篮，里面堆满了一块
一块杯盖大小的、圆圆的、深
茶色、像豆腐干的东西。

我随后拿叉子叉了一块

起来啃，觉得比豆腐干有弹
性一点，吃起来还算有趣，看
看满盆子都是，就又多叉了几
个吃着玩。这时爸爸那桌离桌
来吃饭了，爸爸走过来看我，
我就问他我吃的这东西是什
么，他告诉我：“这叫鲍鱼。”

另外一次，被叫到另外
一位报纸老板家去吃晚饭。
这位老板住在城的另一头。
这位老板向来不喜欢把菜摆
开来让客人取，一方面怕菜
的温度不对，一方面不愿意
劳驾客人自己走动去拿吃

的。所以他家打牌吃饭，就宁
愿让各桌互相等一等，等到
一齐告一段落了才开饭。所
以他家备了不同尺寸的圆桌
面，吃饭的客人越多，就架上
越大的圆桌面，总是可以让
大家一起围桌共餐。

从小孩子眼中看起来，当
然就觉得圆桌很辽阔，每缸菜
都巨大又冒烟。其中有一缸端
上桌时，只见淡茶色透明刺须
从缸口满出来，颤巍巍朝四方
乱七八糟的、呈喷射状散开。
女主人热情地招呼，拿勺一

大碗一大碗分盛给客人。我

吃了觉得脆脆的很好吃，我
爸说：“这叫鱼翅。”

我后来当然还在不同主
人的家里，吃过其他好吃的
东西，有的主人请客时，对端
上桌来的那份鲍鱼或鱼翅会
很郑重地介绍，这时我脑中
就会自然而然地浮现我小时
候遇见这两道菜的画面。

我一直都不喜欢参加装
模作样的宴会，我甚至觉得
一群人相聚时，不聊些有意
思的事情，反而郑重其事地
讨论着，此刻开的是哪一年

份的酒，或哪位身上穿的是
哪家牌子的衣服，都会让我

有点疲倦。
主人请客人吃什么，那

是主人的情意。客人为主人
穿上什么，那是客人的情意。
如果事事都要明白说破，那
还有什么情意？不如直接把
价钱标在上面算了。

我常常被问到老派有钱
人和新富的人有什么不同。
一样是钱，给人的感受不同。

HICJKLMNG

亲爱的宝宝：

我对钞票做过两件事情：
第一件，我搜集了一批

已经绝版的法国钞票，因为
上面印着彩色的、圣修伯利
创造的《小王子》。我为这批
小王子钞票写了一篇纪念的
文章，再印成小而隆重的深

蓝绒布卡片，然后把这些法
国钞票一张一张贴进卡片
里。然后我把这叠卡片放在
书架上，《小王子》的旁边。

第二件，我搜集了一批已
经作废的钞票，裱在纸上，满
满铺了一地。然后，请一位我

很看重的艺术家，拿火药线布
置在上面。他把火药线盘绕成
巨大的符咒，接着点了火，一
阵火烧爆炸之后，出现满地被
炸出焦黑咒语的废钞符纸。

艺术家和我把炸出大小
破洞的符纸拿起来，抖掉纸

屑、用毛笔签上名，他用黑墨、
我用朱墨，签完名、欣赏完火
药形成的裂痕纹路，再一张一
张用金色的框子框起来。

然后，我们两个把这批
废钞灵符，拿到电视上去，把
符纸用一千倍的价钱，卖给

六十六个打电话进来的有钱
人，二十分钟就卖光了。

我对钞票，有时仁慈，有
时残忍。有时庄重，有时戏谑。

OPQR

场面混乱，言行失控的

男人像闯进玻璃铺子里的一
头豪猪，闪转腾挪地咆哮不
止，拒不赔付。左小青出了
门，她不想纠缠。她站在街

角，拨了乔顿的电话，潦草地
说了几句。

乔顿不但没吃惊，相反，
他像是早就猜出了这一幕似
的，格格格地笑上半天。左小
青嗔怪后，乔顿敛住了笑声，
大而化之地说：“别急，我叫

周铁过去处理。”
有一句歌词说：听说过，

没见过。左小青对周铁就是
类似的感觉。挂完线，不过几
分钟，周铁就挤进了人群，找
见了左小青。出乎左小青的
想象，周铁的形象很斯文，戴

着一副金丝边的树脂眼镜，
穿了一件白色夹克衫，利落
有余，可肚腩凸起，与他的警
察身份相去甚远。周铁倒是
见面熟，一口一个小青地叫，
问了问大致的情况，然后丢
下左小青，钻进了店里。透过

玻璃窗，那个举止失控的男
人终于安静了下来。

左小青脊梁一挺，觉得
有了主心骨。

虽说不是丈夫亲身来解
燃眉之急，但周铁是乔顿支
来的，跟丈夫就没什么区别。

周铁是乔顿的小学同学，都是
本地一只船胡同里玩大的发
小，平时常常腻在一块，吃酒、
野外探险、说醉话、夜半歌声，
净干些男人间的无聊勾当。左
小青早就熟稔这个名字，只是
一面也未见过。周铁在一个区

的分局里干刑警，据说业绩突
出，破了不少的陈案死案，还
做了小头目。左小青内心释
然，在街上踱步。

隔得很远，左小青能望

见新凯悦的门面，铝合金的
卷帘门落下，像破产招租似

的。事发后，新凯悦已经有许
多天歇着业。也难怪，那里是
命案现场，嫌犯仍逃之夭夭，

报纸电视依旧天天鼓噪不
休，悬红的奖金无人去揭榜。

玻璃门一响，周铁和那个
气焰偃息的男人走出来，也不

知他们之间达成了什么协议。
那个男人变得很乖巧，一脸的
猥琐和谄笑。鬼使神差的，左

小青冲着迎面走来的周铁，随
口说：“算了，碎了就碎了，

也不是他故意砸掉的。”
周铁一怔，显然被置入

了一个很尴尬的境地，张了
张嘴，竟说不出话来。周铁的
眼神询问着，左小青又重复
上一遍，周铁便一下子红了
脸，搓着手，进退失据一般。
店里的女大学生打扫完，端
着一簸箕水晶片出门，往街

边的垃圾箱走去。
“不，我照价赔偿，是我

太冲动。”肇事的男人说。
周铁绽笑：“那还用说？

你当然得赔了，哪天赔了，哪
天还你的证件。”
“是是是，”肇事的男人

抠着头皮，终于醒过来了，堆
着额纹里的笑意，点头哈腰
地说，“说到做到，求你千万
别举报到我单位，现在市上
抓得厉害，我怕丢了饭碗。”

周铁说：“好吧！三天之内。”
左小青并不觉得刚才有

什么过分，她是真心的。照她
的猜测，这一男一女绝对是在
布置新房，准备踏入婚姻生

活。为了一件水晶制品，给他
们往后的生活留下恶劣的阴
影，于谁而言，都是划不来的
事。东西有价码，情感却是无
价的。但周铁下了断语，左小
青也不好再去争辩。于是，她
心平气和地跟那个汗颜不止

的男人告了别，盯着周铁，不
知该说什么感激之类的话。
“放心，他会来的。我扣

下他的证件了，跑不掉。”周

铁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
左小青眉头一挤：“太感谢

了，等乔顿回来，再当面谢你。”
“嘿，说哪门子话呀！拿

我当外人？”周铁折转身子，
嘿嘿地揶揄了几声，忙说，
“我还有事，先走了。有事的
话，给我挂电话哦。”

左小青心说：我哪知道
你的号码呢？

STUVK

赵鑫拉着曹小芬跑到了

一片烂尾房中，他们钻进了其
中的一间。曹小芬站了一会，眼

睛才渐渐地适应了眼前的黑暗，
她隐约看到这是一间大约20平
米的烂尾房，极其粗糙的裸砖墙
面，潮湿不平的地面，窗户的地
方是一个大窟窿，门也没有门
框。等眼睛再适应一点，曹小芬
看到在窗户根下的墙角处，有一

片铺了稻草，像一张地铺。
站了一会，赵鑫拉了曹小

芬走到那片稻草边，坐下。四
周静极了，只有他们移动身子
的时候草窠发出的

的声音。
曹小芬转过头看了看赵

鑫，朦朦胧胧的一张白脸，一双
眼睛在黑暗中睁得大大的，曹
小芬隐隐看到他目光中惊恐的
光，曹小芬的心莫名地疼了一
下。憋了半天，想说的话还是从

嗓子眼滑了出来，你……你真
的杀人了吗？他们……

曹小芬话还没有说完，突
然，她感到自己的背像被一只
老虎爪子抓了一样，她一下子
被拉倒在草铺上。她被这突如
其来的袭击吓住了，她啊地尖

叫起来，她的声音还没有完全
放出，赵鑫就扑到了她的身
上，两只手死死地捂在她的嘴
上。曹小芬在赵鑫的身子下面
挣扎着，赵鑫越发把她压死
了。曹小芬想，完了，完了，原
来死是这样的容易，原来杀人

犯是看不出来的……
曹小芬放弃了挣扎，确切

地说她已经没有挣扎的力气
了，赵鑫的手松了下来，曹小
芬大大地喘了口气，她一扭头
看到赵鑫就躺在自己的身边，
也在大喘气，她试图把身子移

一下，但是，一点力气都没有
了，她想着刚才发生的事，觉

得可怕极了，她想她必须马上
离开，要不她终会被搞死的。

曹小芬使出了全身的劲，
坐了起来。突然，赵鑫的手抓
住了她的手，赵鑫用哭腔说
道，我知道你想走，你想离开
我，我求你，求你陪陪我，我好
害怕啊。

曹小芬从来没有听到过

一个男人用这样的声调和自
己说过话，她的心像被烫了一
下似的。她转身看了看赵鑫，
心里难受极了，她觉得她完全
失去了判断力，她分不清眼前

的这个人是男人还是男孩，是
好人还是凶犯。

曹小芬想了想，狠狠地说
道，让我走！你凭什么把我带到
这里来，我是欠你啦，还是怎么
你了？曹小芬说到这儿，喉咙一
下子紧了，觉得自己委屈到家
了，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坐个
电梯就坐到了这个烂尾楼里来

了呢？曹小芬伤心地哭了。
赵鑫的手松开了，他仰面

躺着，“嘤嘤”哭出了声音。曹
小芬紧绷着的身子松了下来，
她看看赵鑫，觉得有个赵鑫似
乎还能壮壮胆，她说，你哭什
么啊，一个大男人哭什么哭？

什么声音都没有，又是死一
样的静，过了半晌，赵鑫才喃喃
道，我也不知道，我从来没有这
样过……他的声音是那么弱。

曹小芬把裹在脖子处专

门上舞蹈课的时候穿的紧身
衣的领口，向下拉了拉，怯生
生地说，我口渴。

有水。赵鑫说着，从黑暗
里摸出了一瓶矿泉水，递到了
曹小芬的手里。曹小芬接过了
水，拧了拧矿泉水的瓶盖，怎

么也拧不开，她把瓶子塞到了
赵鑫的手里，说，我打不开。赵
鑫一下子把瓶口打开了，说，
在大学的时候，我经常帮女同
学开瓶盖，你们女生的手就是
没有劲。

曹小芬急不可待地喝了

一大口，她长长地喘了口气，
说，你真的上过大学？

赵鑫说，是。
你……你是有文化的人，

可是你……你为什么……曹
小芬话没有说完就停住了。

赵鑫显然是知道曹小芬下

面的话是什么，他忽然一句话
也不说，又进入了先前的沉默。
曹小芬已经知道了，对于赵鑫
有几个字是千万不能说的，她
举起了瓶子咕咕喝起了水。


